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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跟到厕所，欧阳剑已经吐完
了。顾晓珺说：“你睡吧，我冲个澡再
走。你刚才好像吐我身上了，不洗洗
我心里难受。”说着进了浴室，欧阳剑
坐在外面听着哗啦哗啦的水声有点
儿出神。一股原始的欲望顺着酒劲
上涌，他的脸憋得通红。

欧阳剑趴在门上听了听，说：“我
给你拿了淼淼的干浴巾和沐浴露，我
进来了啊？”然后小心翼翼地打开洗手
间门，还故意背过脸去。突然从里面
伸出条胳膊，一把将欧阳剑拽了进去。

顾家老两口在家里等得焦急，不
停地看时间。电话铃冷不丁响起来，
顾爸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了过
去，抓起听筒。不是顾晓珺，是那个
胖老太打来的。

挂了电话，顾妈妈催问怎么回事
儿。老顾说：“程家老太太打的，程斌
已经回去了，说俩人聊得不错，很满
意，打个电话跟咱们说一声。”

顾妈妈长舒了口气：“那就好，那
就好。”

老顾在边上埋怨：“那么多男同
学不送，为什么偏让我们晓珺送！”

“那女生可能男同学不方便吧。”

顾妈妈说，“别唠叨了，咱们再等等。”
老两口看电视看得昏昏欲睡的

时候，顾晓珺终于打着哈欠开门进来
了。二老瞌睡一下子醒了，顾妈妈赶
紧迎过来接过她的包，顾爸爸则跟在
后面喋喋不休：“自己看看这都几点
了？你倒是打个电话啊，大晚上的还
以为你出什么事儿了呢！人家程斌
早就到家了，你怎么才回来？你上哪
儿去了？跟谁在一块儿呢？”

顾晓珺不由打了个激灵，问：“你
们怎么知道程斌早回去了？”

“程家老太太来电话了，要不然
你爸也不会这么担心。”顾妈妈说。

顾晓珺有点儿心虚，说：“她往咱
家打电话干嘛？说什么了？”

“说对你挺满意的。你呢？相处
了一晚上，感觉小程……”顾妈妈笑
着试探着问。

顾晓珺这才放下心来，摆摆手
说：“挺好挺好！困死了，我睡了，
有事明儿再说吧。”敷衍着进屋关
上了门。

“什么态度！替她担心了一晚
上，她倒好，关门睡觉了！”老顾不乐
意了。

“别嚷嚷了，孩子既然回来了就

消停会儿吧，你赶紧洗洗睡。我再进
去探探风。”母女连心，顾妈妈总觉得
哪里有点儿不对劲儿。

老顾撇撇嘴去了卫生间，顾妈妈
想了想，推门进了晓珺的卧室。顾晓
珺刚把睡衣换上，顾妈妈指了指外面
说：“我在你这坐会儿，省得他又嚼舌
头根子，我都听腻歪了。”

顾晓珺笑着说：“别搭理他，要不
然今儿您跟我睡？”

顾 妈 妈 坐 到 闺 女 身 边 ，随 口
问道：“同学聚会——老师去没去
啊——”

顾晓珺一下子警觉起来，盯着她
妈说：“您什么意思？”

顾妈妈一笑，随手拿起女儿扔在
床上的衣服叠起来，很自然地闻了一
下，说：“什么味儿啊，香喷喷儿的。”

一把把衣服夺回来，说：“这不香
水味儿嘛！妈我困了，您也赶紧睡
吧，都几点了。”

打量着女儿略显紧张的表情，顾
妈妈若有所思地出去了。

回到自己卧室，老顾已经躺下
了，顾妈妈心事重重地摇着扇子，说：

“我总觉得今天这事儿有点怪。”

老顾揉着眼睛坐了起来，问：“什
么事儿啊？——哦，你说晓珺呢，别
疑神疑鬼的，你不是也觉得小程那孩
子不错嘛！晓珺跟你说什么了？”

顾妈妈脸上显出为难的表情，老
顾就急了：“到底怎么回事儿，你倒是

说啊！”
“那……你可不许着急。”顾妈妈

想了想说，“你答应我不能炸锅啊！
大夜里的别折腾，有什么事明儿起来
再说，行吗？”

老爷子的好奇心被吊了起来，忙
急不可耐地各种保证，催促老伴儿快
点说。

顾妈妈理了理思路，说：“打她一
进门我就觉得不对劲，大热天的不洗
澡进屋就睡。她衣服上香喷喷的有
点儿像沐浴露的味儿，可咱家沐浴露
不是那味儿的。我刚还问她了，同学
会老师去不去，她说去。”

“老师也去？”听到这儿，老爷
子的头一下子就大了，翻身下床夺
门而去。

顾妈妈赶紧追过去，就见顾晓珺
披头散发盘着腿坐在床上，一脸没好
气地瞪着她爸。老顾的眼珠子也都
快瞪出来了，厉声呵斥：“顾晓珺！今
儿你非得把话给我说清楚了！”

被老爸逼问得不胜其烦，顾晓珺
撒气似地说：“有完没完，有完没完
啊？！我在欧阳剑家洗的澡，行了
吧？你满意了吧！”

顾爸爸一听，眼珠子都快爆出来

了，指着闺女说：“你——你说什么？
你跑他家干嘛去了？”

顾晓珺梗着脖子，故意气他说：
“ 我 们 俩 什 么 都 没 干 ，就 洗 了 个
澡。——你信吗？”

老顾腿一软差点儿没站住，被身
后的老伴儿搀住了。老顾的心都凉
透了，带着哭腔说：“你听听，这就是
你闺女办的好事！那个老王八蛋敢
毁我闺女清白，我非跟他拼了！”说着
就要往外走。

顾晓珺烦躁地一捂耳朵，说：
“行了吧！闹够了没有？大半夜的
你非得把全楼的人都折腾起来看笑
话啊！有话明天再说行吗？我要睡
觉了！”

“你还有脸睡觉？做了见不得人
的事儿你还睡得着觉？你——你脚
踏两只船，你简直——简直就是道德
败坏！”老顾已经被气得发抖了。

顾晓珺的倔脾气也上了，顶嘴
说：“我在别人家洗个澡怎么就道德
败坏了？程斌是你们硬塞给我的，我
可没说过喜欢他，自始至终我就只喜
欢欧阳剑一个人，我就喜欢上了岁数
的！老家伙有嚼头！”

顾爸爸气得眼泪都快下来了，哑

着嗓子说：“顾晓珺你这是要气死我
呀！你就不能跟你姐学学，找个岁数
相当的？你但凡能找个你姐夫那样
儿，我跟你妈死也瞑目了！”

一提任大伟，顾晓珺更来气了，
脱口而出：“他算什么狗屁东西，要不
是我拦着，我姐早跟他离婚了！”

一波未平，又出一事儿，老两
口如遭雷劈般呆立原地，问：“你说
什么？”

话一出口，晓珺也后悔了，知道
自己捅了篓子，一缩脖倒在床上，拿
被子蒙住脑袋。顾妈妈已经惊得说
不出话来了，老顾上前拉开被子，像
拎小鸡子似的，一只手就给她拎了起
来，狠狠地说：“你给我起来！把话说
清楚，你姐跟任大伟怎么回事儿？怎
么就要离婚了？你给我说清楚。”

拧亮台灯，刺眼的灯光直冲晓
珺的脸，照得她披头散发抱着膝盖
躲避灯光。卧室成了审讯室。顾
爸爸拍着桌子吼：“说！到底怎么
回事儿？”

捅了篓子的顾晓珺这会儿不敢
硬着跟他爸顶嘴了，但是牙
关紧咬，说：“我不知道，我喝
多了，刚才我胡说八道呢！”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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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千千竹
段 芬

我家有一方竹园，依窗而立，面南而向，一年四
季，郁郁葱葱。

十多年前，同事送我一丛小竹苗，大概有四五
株，细若柳丝，看起来蔫蔫儿的，我随手把它们丢在
小跨院里，就忙别的事情去了，婆婆看见了，就在靠
窗的地方挖了几锨土把它栽下了。一场春雨过后，
小竹苗居然精神起来，真有些“昨夜不期经雨活”的
感觉。

经过婆婆的精心养护，小竹苗不但活得很好，
第二年便从它的根旁冒出几枚小指粗细的新笋
来。随着一年一年新笋的不断增多，新竹也一年
比一年粗壮，难怪古人冠以“依依似君子，无地
不相宜”。渐渐的整个跨院茂密婆娑，绿意盎然。

老公和婆婆都爱养花弄草，每年一开春，第
一件事就是到菜市场上去弄些鱼杂，回来后拌上
麻饼，捂在一个大缸内，经过一个月发酵，便成了
天然有机肥。这时候就可以给竹子施肥了。

家里自从有了竹子，老公满满的日程里又添了
一项新的内容。每年春、冬两季他不但要给竹子施
肥、松土，每天还要给竹子浇水，特别是夏天，烈日
炎炎，骄阳似火，他几乎没有停止过。每次看见丈
夫干活的样子真让人忍俊不禁。三伏天，天气闷热
得像个大蒸笼，他却甩着膀子，大步流星地提着水

桶穿梭于两个院子间，汗水顺着他的脸颊直往下
流，脊背被太阳烤得通红。我心疼地给他找来胶管
子，他却执意不用，并诙谐地说：“这样既锻炼了
身体，又享受到劳动的快乐，何乐而不为呢？”而
儿子就不同了，暑假期间，他天天都用胶管子给
竹子浇水，你看他拿起水管子对着竹子哗哗地乱
浇一统。自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他说：“这样既
湿了叶子，而水又顺着叶、杆渗到根部，像经历
了一场大雨，竹子像洗了澡一样舒服。”

每年五月初，正是新笋破土而出的时候，也
是特别有意思的时候，记得那天，女儿一大早起
来就痴痴地站在竹园旁，寻呀，寻呀，突然从厚
厚的枯叶间发现几棵黑黢黢肥墩墩的竹娃娃来。
女儿像发现了宝贝似的：“妈，快看呀！笋出来
了！哦，终于看到《舌尖上的中国》中最鲜最美
的食材了，煲汤去啦！”女儿举着刚挖出的足足有
一斤多重的大竹笋，兴奋地喊。

几天以后，园子里新笋逐渐多起来，密密麻麻
参差错落，你猜会怎么着？那笋一晚上会蹿出老
高，仿佛“拔苗助长”。

一天，我正在书房查资料，突然，听到有孩子嚷
嚷：“我要吃甘蔗！我要吃甘蔗！”我推窗俯视，见楼
下朋友的一双儿女非要进园子去折那一棵棵酷似

甘蔗的新笋，朋友望了我一眼，我俩都哈哈大笑起
来。

五月中旬，胳膊粗的新竹冲破层层老叶、直向
天空。新枝如长枪大戟，恣肆汪洋地伸展着，霸
气十足，呈现出一种不屈不挠积极向上的品格。
笋壳从根部漫漫向上一片一片地脱落，露出葱翠
欲滴的竹筠，嫩洁中带着儒雅，含蓄里透着活
力。年复一年，砍去老竹，留下新笋。在家人的
精心呵护下，经过水的浸润，肥的滋养，小小竹
园，枝繁叶茂。园内长年温湿润泽，长有许多嫩
绿的湿地小草、小花，还有美丽可爱的小蘑菇。

一年四季，上面栖息着许多麻雀，叽叽喳喳
热闹非凡，早上 ，一阵吵闹之后，“哗啦啦”向
太阳飞去。傍晚时分，它们又成群结队地唿哨着
回到了园子，一阵喧嚣，便进入了甜甜的梦乡。

我喜欢书法，许多时间都在靠竹园的窗前练
字，阳光透过竹隙洒在案头，黄雀带着雏儿在竹
林里欢快地试飞着，蓝雀、灰雀、布谷、黄鹂，
不时地也来竹林造访，熙熙攘攘，揉碎我一纸墨
香。

微风吹过，绿波荡漾，瑞气缭绕。竹叶调皮
地敲打着窗棂，我搁下笔，轻轻地嗅着那片淘气
的叶子，良久，良久……

阅汉堂记

好霸气的鬲
张健莹

所有的陶器都是有表情的，不
信？就看看这鬲。

这鬲有什么表情？不过就是一个
夹砂红陶的古陶器，没有十分高大，
也就 15 厘米的身量，12厘米的圈口。
一样的大腹便便，一样的三足一个平
面，哪里有什么表情？它难道还会故
作笑容满面？或者踌躇满志？

可就是不一样，不用仔细端详，
不难看出这鬲的霸气。

霸在哪里？霸在它三只特别敦实
的足，霸在它三足特别的岔开，这两
个特别就使它霸气十足了。

我一直记着一个舞台美术设计的
同事说过，美的器物都似人体，看这
鬲，再次验证。鬲的口部和耳部是人
体的腰部，以下是腹部、腿部和足。
平面看只能看见两只足，叉开，特别
的叉开，就像一个人的站立 ，立正双
腿并拢的立正姿势，那是庄严、规
矩、正式；特别的叉开，那就是意
志、力量、恒心，如同现在的蹲马步
稳健有力，站就要有个站相，要站出
毅力勇气浩然之气，要把地站出一个
坑，要把人站成一棵树，要把任何打
击统统抵御。

鬲通体经过磨光，通体光滑而明
亮，只是口部和鬲身上各有一泥条压
制花纹装饰，口部是圈口纹饰，身上
只有一个 v 字形居中，纹饰简洁有
力，丝毫没有繁复琐碎，打破的是没
有节奏的过于简约，整体反倒更显统
一。整体的统一就是霸气。

再仔细品味品味，那霸气好像不
可阻挡，扑面而来。

棋诗拾趣
冯忠方

古往今来，流传着许许多多弈棋的逸
闻趣事。

明代学者王守仁自幼酷爱象棋，与人
下棋常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一天，他在
河岸边与棋友对弈，母亲三次呼唤他回家
吃饭，王守仁因专心下棋竟未觉察。他母
亲走出家门跑到河边，气得一把抓起象棋
扔进了河里。这时，王守仁方如梦初醒。
他看着随水漂流而去的象棋，捶胸顿足，
泪如泉涌。接着，便伤心地作《哭象棋》
镶嵌诗一首，在河边吟诵起来。

象棋在手乐悠悠，苦被严亲一旦丢。
兵卒坠河皆不救，将帅落水一齐休。
车马千里随波去，相士入川逐浪流。
炮响一声天地震，象若心头为人揪。
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王安

石对围棋情有独钟。然而，他下棋与一般士
大夫有所不同，从不看重输赢，只把下棋当
作公务和写作之余的一种娱乐，输就输，赢
就赢。所以，他有一首诗单说此事：

莫将戏事扰真情，且可随缘道我赢。
战罢两奁分白黑，一柯何处有亏成？
由于他常把下棋看作“戏事”，怕扰

了“真情”，所以，他下棋时，有时认
真，有时应付，结果输比赢多。于是，便
有人在背后讥讽他棋艺低劣。他知道了，
也不以为然，一笑了之，还对人说：“下
棋本来就是图个休息，如果反而苦思劳
神，不如不下的好。”

小小说

光 头
李培俊

光头不留头发的原因，谁也说不清楚，亲戚朋
友说不清楚，身边同事说不清楚，就连生他养他的
父母也说不清楚。最初，人们以为，光头一定是有
什么病，才把头发刮光，弄个光葫芦出来。其实不
是，光头没长头癣，毛囊发育正常，钻出头皮的发
茬黑黑的，硬硬的，像一根根粗实的钢针。同事小
欧说，光头啊，可惜了。光头就问什么可惜了。小
欧说，假若留成板寸，你就是影星高仓健，留成长
发呢，你就是帅哥周润发。

光头笑笑，说，我不喜欢留发。有人喜欢吃
酸，吃碗破面条也往里面滴些醋，有人喜欢吃甜，
抱着糖罐不撒手。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光头剃发找的都是小雯，只要发茬一露头，光
头便坐进小雯理发店的软椅上，说，刮光！小雯抿
嘴一笑，说，留起来不好吗？干嘛弄得黑社会老大
似的，想耍酷？光头说，我本来就酷，还用耍！

逗嘴的时候，小雯磨得闪着寒光的剃刀贴上头
皮，嚓一下，嚓又一下。刚刮过的头皮亮亮的，闪
出一屋子的青色光芒。逗嘴多了，两人便逗出一串
火花，一兜情意。那天，小雯的理发店没人，光头
的头发刮光以后，窗外一抹阳光恰好射进来，照在
光头泛着青光的头皮上，显得清爽、利落、干净，
像刚刚洗净待切的土豆。小雯就把那个硕大的土豆
摁进怀里，在胸脯上好一顿摩挲。小雯说，我真想
抱它一辈子。光头迷糊了好一阵才说，想抱就抱
呗，我正巴不得呢。

光头的身份是城管员，负责商业街那一片。这
是一条最难管理的街道，商贩多是城郊来的，卖青
菜，卖猪肉，卖白菜，卖萝卜，也卖烧饼、苹果、

橘子、羊肉串，一街两行摆得满满荡荡。一般情况
下，商业街的秩序是好的，井然有序的。光头去
了，也就是在街上转那么一圈，然后蹲在一边看别
人下棋，和就近的商贩海阔天空。偶尔有摆摊出位
的，马上自觉收拢摊子回缩，朝光头不好意思地笑
笑，说，瞧我，咋上了马路呢。光头朝他点点头，
还以一笑，说，以后注意啊。

同事都说，商业街的秩序之所以好，得益于光
头寸草不生的光头，黑社会似的，谁不怕？

光头来了一声：“切！照你这么说，咱城管全
部剃光头，街上一站就行了？”

二月，市里进行城市管理检查，领导说，这
是对我们工作的检验，谁那里出了问题，扣谁的
工资。

光头挨着摊子交待：守点规矩啊，上级要来检
查，别没事找事往我眼里揉沙子。自检时，光头发
现了两个问题，一是卖青菜的英婶摊位靠前了些，
一包萝卜放到马路边上。随行的小欧抓起编织袋就
往车上扔。英婶拽着袋子不放，英婶说，我还指望
卖了这些萝卜，给上大学的孩子寄钱呢。光头朝小
欧手上拍拍，说，松开，还给她。小欧说，你要没

收东西时，他们都这么可怜兮兮的。光头的脸黑
下来了，说话绵绵的，却字字像钉子。他说，我
突然发现，英婶咋长得有点像你妈呢？要说，她
这岁数，当你妈也亏不了你。光头说着，提起那
包萝卜，放到马路沿上。二是卖羊肉串的黑皮，
把摊子支到一家调料商铺门口，黑烟白烟把不大
屋门遮得严严实实。光头说，你不是在巷子里
吗，咋搬到这里来了？弄得乌烟瘴气的。黑皮是
小雯的二哥，长得黑黑瘦瘦，人却有些霸道。黑皮
说，兄弟，那巷子你也知道，深，一天卖不了多
少，这地方宽展人多，好卖。光头说，你光顾着自
己了，人家调料生意做不做了？黑皮当即搬了摊
子，重又回到小巷里。

晚饭后，光头不放心，对他负责的商业街作
最后一次检查，意外发现，黑皮又回来了。光头
不动声色走过去，对黑皮说，哥们，先歇会生
意，跟我来一下。光头把黑皮带进小雯的理发
店，把门锁了，一脚踢到黑皮屁股上。说，你就
这样当哥们？小雯说，你咋打我哥呢？光头说，
你别管，我打的不是你哥，是说话不算数往我脸
上抹黑的哥们！光头对黑皮说，走，咱一起挪摊
子去。

现在，光头不负责商业街那一块了，调到离此
不远的索河市场，那是一块谁都不愿去的地方。

隔不久，小雯也把理发店搬了过去，她说是便
于光头理发。

黑皮一听就笑了，说，妹子，你能不能让光头
把头发留起来，光葫芦似的多难看。小雯说，萝卜
青菜各有所爱，挣钱不多，管事不少。

新书架

《黑白阎连科》
彭蕾

阎连科说，“黑白阎连科”这一
书名很吻合他的为人和为文。他说
自己是一个相当矛盾、纠结的人，黑
白混淆，矛盾到扯不清明；自己的文
学、写作，也总让人议论，让人黑白，
让人感到矛盾和混淆。所以这套十
二册的自选集，是为了让大家看到
阎连科的文学黑白，在混沌中试图
清明出一条文学的楚河汉界，让人
知道，他（它）终归是他（它），不是别
的，不是别人；也是为了因阅读而让
人对阎连科和他写作的黑白，有所
了解与辨析。对于这套自选集，阎
连科说：“不希望你理解他（它），只
希望你明白他（它）。不希望你热爱
和喜欢他的文学和写作，只希望你
认识他的文学和写作。如此而已。”

“黑白阎连科”囊括了阎连科文
学的神实与真实，荒诞与感动，狂欢

与纯情，先锋与质朴。已经上市的
第一辑“中篇四书”精选了阎连科

“最经典、最钟情”的四册中篇，让读
者以最短的时间，读最好的阎连科。

已出版的“中篇四书”为：《年月
日·朝着东南走·横活》《耙耧天歌·
大校·乡村死亡报告》《天宫图·平平
淡淡·瑶沟的日头》《黄金洞·寻找土
地·中士还乡》。其中，《黄金洞》获
第一届鲁迅文学奖；《年月日》获第
二届鲁迅文学奖、第八届《小说月
报》百花奖、第四届上海优秀小说大
奖；被法国教育中心推荐为法国中
学生课外读物；《耙耧天歌》获第五
届上海优秀小说大奖；《大校》获第
八届解放军文艺奖；《朝着东南走》
获 1999 年《人民文学》优秀作品奖；

《瑶沟的日头》获阎连科颁给自己的
“最钟情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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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地理

带“垌”字的
郑州村名

王瑞明 郭增磊

郑州市郊区有不少用“垌”字冠
名的村庄。据民国五年（1916年）《郑
县志》记载，当时郑县郊区有630个村
庄，其中带“垌”字的村子有22个。

有关词典对“垌”字的解释，一是指
田地，二是用于地名。这些带垌字的村
庄大多集中在郑州的西南部，如二七区
境内带“垌”字的村名有：张李垌、高垌、
上阎垌、大田垌、小田垌、全垌、东胡垌、
西胡垌、小李垌、奶奶垌沟、过垌王、刘
胡垌等。中原区境内带“垌”字的村名
有阎垌、密垌、周垌、赵仙垌等。管城回
族区境内带“垌”的村名有王垌。

郑州为嵩山余脉的延伸地，西高
东低，经过千百年的河流、雨水冲刷，
地形变成沟壑纵横的丘陵，一般浅沟
深度三五米，深沟可达五六十米。郑
州西南有大量沟壑的存在，沟坡、沟
壁土质较为松软，适合开挖洞穴。

明代山西大移民时期，从山西到
郑州的移民初来咋到，没有现成的房
屋。他们就利用天然的沟壑地形，在
沟里挖掘洞穴居住。因为挖洞只需
有简单的农具即可，不需任何投资，
如果肯出力流汗，几天便可挖出一个
十多平方米的土洞暂住。于是，很多
移民来到郑州西南之后都是先挖洞
居住的。此后，经过多年的繁衍生
息、发展变迁，个别富裕的家庭往往
会对土洞进行适当的装修，使居住条
件更加舒适。家境特别好的甚至会购
买砖瓦、木材等建房居住。经走访当
地的村民，一些老者介绍，他们祖辈多
是在这些土洞中度过的，虽然不方便，
住得时间久了，也就习惯了，再说洞里
冬暖夏凉，避风隔音，也有很多好处。
现在郑州市郊区有的村还保留有原始
的窑洞，常被当作传统教育的实物和
教材。因“洞”与“垌”谐音，在郑州郊
区的方言中，“洞”和“垌”意思相同，都
是土质洞穴的意思。村名叫某某垌
的，基本都是村里的早期居民曾在洞
里居住，故名“某某洞”或者“某某
垌”。后经历代的变迁，在官方的登记
资料中逐渐统一为“某某垌”。

新中国成立后，郑州郊区各村村
民的生活、居住条件有了较大改善，村
民们逐渐都从土窑洞里搬了出来，住
上了新盖的房屋。改革开放以来，村
民的房屋又逐渐改建、扩建为三至五
层的楼房。居住条件与先辈相比，真
可谓天壤之别。现在郑州郊区各村虽
然已没人在洞里居住，但他们用惯了
带“垌”字的村名仍然被保留了下来，
并成为一种带有地方特色的地名。

（1）

张海 书法

绿城杂俎


